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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本研究将计量语言学领域的作者视角三角形、词汇秩频分布及 ｈ 点的理念应用于 ４ 位译者 ３２ 个译本片段

的翻译对比研究中，考察不同译本在基于 ｈ 点上的译者视野三角形上和词汇秩频分布的差异。 研究发现，（１）译本的译

者视野和功能词视角的变化主要受原文本的影响，不同译者的译本在词汇层面的差异主要集中在实词视角，即实词丰富

度上；（２）母语译者的实词丰富度明显高于非母语译者；（３）译者视野三角形 ３ 个视角的指标之间具有协同关系，因而从

回顾角度客观折射出翻译过程的复杂动态属性和自适应属性。 研究证明，基于译者视野三角形可以观察各个译本之间

的词汇秩频动态分布，尤其是可以倒推出翻译过程中译者在词汇使用上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调控过程。 因此，词汇秩频分

布和译者视野三角形对于译本对比和翻译过程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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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引言
从理论上讲，但凡有交流，必会有翻译（宋以

丰 ２０１９：１０３）。 译本对比一直是译学界关注的话

题，但如何客观和科学地对比译本却一直没有完

满的解答。 传统的译本对比研究以内省式的定性

研究为主，因缺乏实证和数据支撑而缺少科学性

和可解释性。 自上世纪末以来，Ｂａｋｅｒ 等将语料

库用于研究译本对比、译者风格对比和译者识别，
等等，取得一些成就（王克非 ２０１２：８４），使译本对

比逐渐具有一些科学的范式和方法。
然而，基于语料库的译本对比研究也存在一

些不足。 比如，在哪些计量指标可以全面有效地

反映译本的语言风格这个问题上，迄今尚无一致

的看法。 其次，仅依靠从翻译语料库中提取的统

计数据，如标准类形比、平均句长、词汇密度等，并
不能有效地将一个译本的语言特征与另一个译本

的区分开。 并且，尽管不同译者在某些指标上具

有显著差异，但并不足以说明这些译者之间风格

上的整体差异，以此确认不同译者风格并不十分

可靠，因为这些数据只是相对抽象的指标的数字

集合，单个的计量指标只能反映部分而非译本整

体的语言特征（黄立波 朱志瑜 ２０１２：６７）。 另外，
这些常规方法只能提供语料具体层面的有关数

据，却不能解释这些数据的意义与内涵，也不能解

释相关的翻译现象、翻译本质以及翻译过程中译

者的心理活动（胡开宝 ２０１１：１９６），因而，很难系

统、深入和客观地反映译本之间的本质性区别。
因此必须探索新的视角，才会找到能够系统、深入

和客观地反映译本语言特征的计量指标。
而新兴的学科交叉深入的计量语言学以及与

之相关联的协同语言学和复杂系统理论或许能弥

补上述译本研究中的一些缺陷。 语言是人类存在

的家园，人类通过语言构建并拥有世界（冯全功

胡本真 ２０１９：９８）。 协同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个

自组织和自调节的系统，是一个特殊的动态适应

系统（刘海涛 黄伟 ２０１２：１８５）。 韩红建和蒋跃在

Ｋöｈｌｅｒ（１９８６：４５）的协同语言学及 Ｈｏｌｌａｎｄ（１９９５：
７３）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翻译也

是一个动态复杂的自适应系统，译者个人翻译能

力的发展、翻译过程和翻译研究都具有复杂性和

动态性的特点（韩红建 蒋跃 ２０１７：２５），而传统的

语言风格特征指标并不能体现翻译作为一个复杂

的自适应系统的特点。 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语

言风格特征的考察是孤立和片面的，彼此之间没

有联系，缺乏系统的考量。 这些指标所显示的规

律更像是翻译文本表现出的一种共性，只能反映

译本的一些表层特征，而非译本内部深层的特征

（黄立波 朱志瑜 ２０１２：７０）。
本研究尝试从计量语言学领域引入词汇秩频

分布（ｒａｎｋ⁃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相关指标作为研

究方法。 词汇秩频分布是指文本中词汇的词频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按照频序（ｒａｎｋ）的分布。 词频最高的

词频序为 １，次高的频序为 ２，以此类推就得到文

本的词汇秩频分布。 如此做法原因有三：第一，词
汇秩频分布是对文本全体词汇的考察，所以，相对

传统的语料库方法，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整个文

本在词汇使用上的特点；第二，它是对文本的动态

反映，每个词的词频变化都会引起整个词汇秩频

分布曲线的变化；第三，它是基于数学模型的文本

研究，是将文本词汇层面特征进行量化的一种手

段，因而能够精确地反映整个文本的词汇特征。
文本秩频分布作为计量语言学的研究范畴，充分

体现计量语言学“精确、真实、动态”的特点（刘海

涛 ２０１７：１）。 基于词汇秩频分布的研究是计量语

言学对文本中词汇丰富度和文本产生过程研究的

一个重要方法。 借鉴该方法，或许能够帮助我们

更客观地观察对比译本的语言风格，了解译本词

汇丰富度变化的动态过程，并且保证研究结果的

可解释性。
１９３５ 年，Ｚｉｐｆ 提出词汇秩频分布研究中最著

名的定律———齐普夫定律（Ｚｉｐｆｓ Ｌａｗ） （Ａｎｄｒａｄｅ
１９３５：９３）。 ２００６ 年，基于该定律，Ｐｏｐｅｓｃｕ 首次将

科学计量学中 ｈ 点（ｈ⁃ｐｏｉｎｔ）的概念引入词汇秩频

分布研究中，并证明 ｈ 点作为实词与功能词模糊

界限的作用（Ｐｏｐｅｓｃｕ， Ａｌｔｍａｎｎ ２００６：２４）。 所谓

“ｈ 点”是文本中词汇秩频分布中的一个临界点，
其前多为功能词（ ｓｙｎ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其后多为实词

（ａｕｔｏ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因此，ｈ 点的取值反映文本中的

词汇丰富度，可用于诸如语言类型特征和文体特

征的计量研究（刘海涛 ２０１７：１３４）。 ２００７ 年，在 ｈ
点的基础上，Ｐｏｐｅｓｃｕ 和 Ａｌｔｍａｎｎ 又拓展出弧长和

作者视野（Ｐｏｐｅｓｃｕ， Ａｌｔｍａｎｎ ２００７：７１）等指标用

于区分不同语言和文体。 这几种指标的结合使用

或许可以动态地反映文本中作者视野对文本实词

和功能词秩频分布的动态变化和词汇丰富度的影

响及协同作用。
本研究尝试通过将词汇秩频分布和作者视野

及相关指标引入译本对比研究，用以描述和比较

不同译者的译本在实词和功能词及词汇丰富度上

的差异和调控过程，并尝试从协同语言学的角度

对这些差异进行解释。 本研究拟解答如下问题：
（１）基于 ｈ 点的相关指标能够得出不同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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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词汇秩频分布上有哪些不同；
（２）译者视野如何影响译本中的实词与功能

词之间的秩频分布关系；
（３）译者视野构成的 ｈ 点三角关系与翻译过

程中词汇丰富度的变化有何关系。

２　 语料与方法
２． １ 语料提取与加工

本研究使用的语料为鲁迅的 ５ 部中短篇小说

的 ２０ 个不同的英译本，共 ４ 位译者。 作为一位伟

大的文体家，鲁迅的作品具有语言凝练、简洁而又

富有回味的独特的风格，极具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和

风格的代表性。 其小说在海外颇具影响，译本众

多，是译本对比理想的语料来源。 选取同一个作家

的原文本和不同的译本可保证原文本风格一致而

增强译本间的可比性，比较适合本研究的目的。 原

文小说分别为《阿 Ｑ 正传》 《风波》 《故乡》 《孤独

者》和《在酒楼上》。 语料都经过数字化加工和人

工清理降噪，译本总词数 ３０２，３０７，语料情况见表１。
ｈ 点的位置会受到文本总长度 Ｎ 的影响。 不

同原文的译本在字数上差别较大，也就会相应地

导致各译本 ｈ 点距离的不同。 为最大程度地保证

译自不同原文本和文本长度不一的译文之间的可

比性，本研究从 ２０ 个译本中截取出 ３２ 个 ２５００ 字

左右的文本片段，且确保截取的译本片段与原文

片段对应。

表１ 　 语料情况

译本字数 原文本 译者 母语 截取位置 语料编码

１７０４１ 阿 Ｑ 正传 杨宪益 汉语 前 ２５００ 词 ＹＸＹ⁃ＡＱＺＺ（１）
１５８７９ 阿 Ｑ 正传 王际真 汉语 前 ２５００ 词 ＷＪＺ⁃ＡＱＺＺ（１）
２１３４５ 阿 Ｑ 正传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 Ｌｙｅｌｌ 英语 前 ２５００ 词 Ｌｙｅｌｌ⁃ＡＱＺＺ（１）
１６３０９ 阿 Ｑ 正传 Ｊｕｌｉａ Ｌｏｖｅｌｌ 英语 前 ２５００ 词 Ｌｏｖｅｌｌ⁃ＡＱＺＺ（１）
１７０４１ 阿 Ｑ 正传 杨宪益 汉语 最后 ２５００ 词 ＹＸＹ⁃ＡＱＺＺ（２）
１５８７９ 阿 Ｑ 正传 王际真 汉语 最后 ２５００ 词 ＷＪＺ⁃ＡＱＺＺ（２）
２１３４５ 阿 Ｑ 正传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 Ｌｙｅｌｌ 英语 最后 ２５００ 词 Ｌｙｅｌｌ⁃ＡＱＺＺ（２）
１６３０９ 阿 Ｑ 正传 Ｊｕｌｉａ Ｌｏｖｅｌｌ 英语 最后 ２５００ 词 Ｌｏｖｅｌｌ⁃ＡＱＺＺ（２）
７１３２ 祝福 杨宪益 汉语 前 ２５００ 词 ＹＸＹ⁃ＺＦ（１）
６３９６ 祝福 王际真 汉语 前 ２５００ 词 ＷＪＺ⁃ＺＦ（１）
９１４１ 祝福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 Ｌｙｅｌｌ 英语 前 ２５００ 词 Ｌｙｅｌｌ⁃ＺＦ（１）
６３５７ 祝福 Ｊｕｌｉａ Ｌｏｖｅｌｌ 英语 前 ２５００ 词 Ｌｏｖｅｌｌ⁃ＺＦ（１）
７１３２ 祝福 杨宪益 汉语 最后 ２５００ 词 ＹＸＹ⁃ＺＦ（２）
６３９６ 祝福 王际真 汉语 最后 ２５００ 词 ＷＪＺ⁃ＺＦ（２）
９１４１ 祝福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 Ｌｙｅｌｌ 英语 最后 ２５００ 词 Ｌｙｅｌｌ⁃ＺＦ（２）
６３５７ 祝福 Ｊｕｌｉａ Ｌｏｖｅｌｌ 英语 最后 ２５００ 词 Ｌｏｖｅｌｌ⁃ＺＦ（２）
７６８０ 孤独者 杨宪益 汉语 前 ２５００ 词 ＹＸＹ⁃ＧＤＺ（１）
９０２３ 孤独者 王际真 汉语 前 ２５００ 词 ＷＪＺ⁃ＧＤＺ（１）
１０９０７ 孤独者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 Ｌｙｅｌｌ 英语 前 ２５００ 词 Ｌｙｅｌｌ⁃ＧＤＺ（１）
７８６９ 孤独者 Ｊｕｌｉａ Ｌｏｖｅｌｌ 英语 前 ２５００ 词 Ｌｏｖｅｌｌ⁃ＧＤＺ（１）
７６８０ 孤独者 杨宪益 汉语 最后 ２５００ 词 ＹＸＹ⁃ＧＤＺ（２）
９０２３ 孤独者 王际真 汉语 最后 ２５００ 词 ＷＪＺ⁃ＧＤＺ（２）
１０９０７ 孤独者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 Ｌｙｅｌｌ 英语 最后 ２５００ 词 Ｌｙｅｌｌ⁃ＧＤＺ（２）
７８６９ 孤独者 Ｊｕｌｉａ Ｌｏｖｅｌｌ 英语 最后 ２５００ 词 Ｌｏｖｅｌｌ⁃ＧＤＺ（２）
３１２７ 风波 杨宪益 汉语 前 ２５００ 词 ＹＸＹ⁃ＦＢ
３４８５ 风波 王际真 汉语 前 ２５００ 词 ＷＪＺ⁃ＦＢ
３８９５ 风波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 Ｌｙｅｌｌ 英语 前 ２５００ 词 Ｌｙｅｌｌ⁃ＦＢ
２７７１ 风波 Ｊｕｌｉａ Ｌｏｖｅｌｌ 英语 前 ２５００ 词 Ｌｏｖｅｌｌ⁃ＦＢ
４５８６ 在酒楼上 杨宪益 汉语 前 ２５００ 词 ＹＸＹ⁃ＺＪＬＳ
４６０８ 在酒楼上 王际真 汉语 前 ２５００ 词 ＷＪＺ⁃ＺＪＬＳ
５５６６ 在酒楼上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 Ｌｙｅｌｌ 英语 前 ２５００ 词 Ｌｙｅｌｌ⁃ＺＪＬＳ
４１１１ 在酒楼上 Ｊｕｌｉａ Ｌｏｖｅｌｌ 英语 前 ２５００ 词 Ｌｏｖｅｌｌ⁃ＺＪＬＳ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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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２ 词汇秩频分布与 ｈ 点相关指标的选取

计量语言学认为，词汇秩频分布与 ｈ 点相关

指标可以精确代表文本中的词汇丰富度（ｖｏｃａｂｕ⁃
ｌａｒｙ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即可以用于诸如语言类型特征和

文体特征的计量研究 （ Ｐｏｐｅｓｃｕ， Ａｌｔｍａｎｎ ２００６：
２６）。 因此，这些指标也适合本研究译本对比的

目的。
文本的词汇秩频分布就是每个词按照出现次

数的多少从大到小进行排序的分布（ ｆ（ｒ））。 根据

齐普夫定律，它应该是一种幂率分布，也叫“长尾

分布”。 Ｐｏｐｅｓｃｕ 指出，ｈ 点是实词与功能词的模

糊分界线（同上：７９），他在译本文本中的实验也

得出类似的结果（同上 ２００７ｂ：８０），说明我们可以

借鉴它并应用于译本对比研究中。 如图１所示，ｈ
点是直线 ｙ ＝ ｘ 与词汇秩频分布曲线的焦点，其公

式为：

（２． １）　

图１中 ｈ 点以上大部分词汇为功能词。 在非

小说文体中，ｈ 点以上的实词为主题词，在小说文

体中，ｈ 点以上的实词除主题词之外还包括人名、
地名等。 ｈ 点以下的词汇大多为实词（Ｐｏｐｅｓｃ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２３）。

图１ 　 ｈ 点示意图

由于直接比较不同文本的词汇秩频分布曲线

难度较大，Ｐｏｐｅｓｃｕ 等（同上：８８）引入词汇秩频分

布三角形来简化对分布曲线的描述（参见图２）。

图２ 　 词汇秩频分布三角形

以秩频分布曲线的起点（Ｐ２），ｈ 点（Ｈ）与秩

频分布曲线的终点（Ｐ１）为顶点构造出一个三角

形。 Ｐ２点的纵坐标 ｆ（１）即频序为 １ 的词的词频，
Ｐ１点的横坐标 Ｖ 是最后一个词频为 １ 的词的词

序，即文本的类符总数。 可以想象，作者以 ｈ 点为

基点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调控文本的实词与功能词

之间的平衡（同上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虽然 Ｇａｒｃíａ 和

Ｍａｒｔíｎ（２００７：４９） 通过测算译本的功能词密度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来区分译本，但没有基于词汇

秩频分布，所以看不出译者对两类词的调控情况。
从叙事学的角度，这也可以理解为由于译者从自

己的叙事角度（α 角）在翻译过程中有意识或无

意识地调整功能词与实词的比例，从而造成译本

词汇丰富度的变化。 此外，功能词密度及词汇丰

富度一直是译本语言风格的一种常用的计量特

征。 同样地，Ｐ１和 Ｐ２点也可以视为是作者分别调

控功能词与实词数量的基点。 以这 ３ 个点为顶点

的角 α，β 和 γ 分别代表作者视野（ｗｒｉｔｅｒｓ ｖｉｅｗ）、
实词视角（ａｕｔｏ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ｖｉｅｗ）和功能词视角（ｓｙｎ⁃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ｖｉｅｗ） （ Ｐｏｐｅｓｃｕ，Ａｌｔｍａｎｎ ２００６：２６）。 鉴

于翻译文本从本质上等同于文本，加之 Ｐｏｐｅｓｃｕ
和 Ｂｅｓｔ 等人也用译本对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ｖｉｅｗ 做过相应的

实验（Ｐｏｐｅｓｃ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ａ：５８；Ｐｏｐｅｓｃｕ， Ａｌｔｍａｎｎ
２００７ｂ：７１），作者视野的概念也适用于译本研究。
在对译本的对比研究中，译者视野 α 角的变化，
也会影响译者基于 ｈ 点在翻译过程中对译文的实

词与功能词的调控，故以下我们将其称为“译者

视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 ｖｉｅｗ）。
α，β 和 γ 角的角度可以通过计算其余弦值获

得。 我们以 ＨＰ２为向量 ａ，ＨＰ１为向量 ｂ，Ｐ２Ｐ１为向

量 ｃ，译者视野 α 的余弦值为：

（２． ２）

将 Ｈ 点与 Ｐ２ 点坐标带入（２． ２）得到：
（２． ３）

　

同样地，实词视角 β 的余弦值为：
（２． ４）

功能词视角 γ 的余弦值为：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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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５）

由 ｃｏｓα，ｃｏｓ β 和 ｃｏｓγ 可以推算出三个角的弧

度值，且 α ＋ β ＋ γ ＝ π。 α，β 和 γ 角的弧度值也

可作为语言和文本类型相关研究的参数（Ｐｏｐｅｓｃｕ，
Ａｌｔｍａｎｎ ２００７ｂ：８１）。

３　 结果与讨论
用 Ｗｏｒｄｓｍｉｔｈ 生成每个文本的 ｗｏｒｄｌｉｓｔ，据此

得出相应的词汇秩频分布。 后用 Ｅｘｃｅｌ 算出相应

的角度余弦值及 α，β 和 γ 的弧度值（ａｒｃ ｌｅｎｇｔｈ），
生成数据集。 最后，用 ＳＰＳＳ 对得出的数据进行统

计分析和方差检验，从而判断每个译本在词汇秩

频分布上的异同。
３． １ 三角形的构建与相关指标的计算

研究提取出 ３２ 个语料片段的 ｗｏｒｄｌｉｓｔ，据此计

算出词汇秩频分布曲线顶点（Ｐ２）、终点（Ｐ１）及 ｈ
点（Ｈ）位置，并使用 Ｐｏｐｅｓｃｕ 等（２００９：２４ －２７）的公

式计算出所有三角形 α，β 和 γ 角的余弦值，进而求

出每个角的弧度值。 具体数据如表２所示：

表２ 　 词汇秩频分布顶点与三角形弧度值相关数据

语料编码
Ｐ２ Ｈ Ｐ１

１ ｆ（１） ｈ ｈ Ｖ １
α β γ

ＹＸＹ⁃ＡＱＺＺ（１） １ １２４ ２２． ５ ２２． ５ ７８２ １ １． ８０７８ １． ２０５９ ０． １２７９
ＷＪＺ⁃ＡＱＺＺ（１） １ １３２ ２１． ３３ ２１． ３３ ８０９ １ １． ７７８３ １． ２２８４ ０． １３４９
Ｌｙｅｌｌ⁃ＡＱＺＺ（１） １ １２５ １９． ５ １９． ５ ７８１ １ １． ７６８７ １． ２３９６ ０． １３３４
Ｌｏｖｅｌｌ⁃ＡＱＺＺ（１） １ １４５ １９ １９ ９５８ １ １． ７３１９ １． ２７９５ ０． １３０２
ＹＸＹ⁃ＡＱＺＺ（２） １ １５０ １９ １９ ７３２ １ １． ７３２６ １． ２３３２ ０． １７５８
ＷＪＺ⁃ＡＱＺＺ（２） １ １７５ １９ １９ ７７８ １ １． ７０９４ １． ２３５６ ０． １９６６
Ｌｙｅｌｌ⁃ＡＱＺＺ（２） １ １４０ １９ １９ ７９２ １ １． ７４１８ １． ２４９２ ０． １５０７
Ｌｏｖｅｌｌ⁃ＡＱＺＺ（２） １ １６１ １８． ５ １８． ５ ８５６ １ １． ７１３９ １． ２６３６ ０． １６４１
ＹＸＹ⁃ＺＦ（１） １ １０９ １９ １９ ８５０ １ １． ７９３８ １． ２１９６ ０． １２８２
ＷＪＺ⁃ＺＦ（１） １ １２６ １８ １８ ８７６ １ １． ７７５８ １． ２３１６ ０． １３４２
Ｌｙｅｌｌ⁃ＺＦ（１） １ １３３ １８． ３３ １８． ３３ ８５５ １ １． ７５６６ １． ２４６４ ０． １３８７
Ｌｏｖｅｌｌ⁃ＺＦ（１） １ １３６ １８ １８ ９３６ １ １． ７６８６ １． ２４９８ ０． １２３１
ＹＸＹ⁃ＺＦ（２） １ １１４ １９． ７５ １９． ７５ ７２５ １ １． ７５７１ １． ２４３５ ０． １４１０
ＷＪＺ⁃ＺＦ（２） １ １２３ １９． ７５ １９． ７５ ７５９ １ １． ７４５３ １． ２３７０ ０． １５９４
Ｌｙｅｌｌ⁃ＺＦ（２） １ １２９ １９ １９ ７８３ １ １． ７４６６ １． ２７３９ ０． １２１１
Ｌｏｖｅｌｌ⁃ＺＦ（２） １ １１４ １８ １８ ７７１ １ １． ７３０６ １． ２７０４ ０． １４０７
ＹＸＹ⁃ＧＤＺ（１） １ １１０ １８． ６７ １８． ６７ ８７８ １ １． ７２９９ １． ２５６０ ０． １０３１
ＷＪＺ⁃ＧＤＺ（１） １ １２０ ２０ ２０ ８２０ １ １． ７１１９ １． ２３８７ ０． １２０５
Ｌｙｅｌｌ⁃ＧＤＺ（１） １ １１２ ２０． ３３ ２０． ３３ ８２７ １ １． ７１６４ １． ２２９４ ０． １０９６
Ｌｏｖｅｌｌ⁃ＧＤＺ（１） １ １１２ １８ １８ ９１７ １ １． ７４６１ １． ２７１３ ０． １０１７
ＹＸＹ⁃ＧＤＺ（２） １ ９４ １９ １９ ８４６ １ １． ７８９８ １． ２２５６ ０． ０８７９
ＷＪＺ⁃ＧＤＺ（２） １ ９９ １９ １９ ８１５ １ １． ７４６７ １． ２２９７ ０． ０９７２
Ｌｙｅｌｌ⁃ＧＤＺ（２） １ １０２ １９ １９ ８６０ １ １． ７４１５ １． ２４０２ ０． ０９５６
Ｌｏｖｅｌｌ⁃ＧＤＺ（２） １ １１３ １７ １７ ９２３ １ １． ７３２４ １． ２８４８ ０． １０３２

ＹＸＹ⁃ＦＢ １ １３６ ２０ ２０ ８１２ １ １． ７８２５ １． ２５１６ ０． １６０２
ＷＪＺ⁃ＦＢ １ １５０ ２０． ５ ２０． ５ ８００ １ １． ７８２３ １． ２５２６ ０． １７７１
Ｌｙｅｌｌ⁃ＦＢ １ １２６ １８ １８ ８８３ １ １． ８０２６ １． ２７９０ ０． １４６２
Ｌｏｖｅｌｌ⁃ＦＢ １ １５０ １９． ３３ １９． ３３ ９１８ １ １． ７６８６ １． ２６７４ ０． １２８１
ＹＸＹ⁃ＺＪＬＳ １ １４２ １８ １８ ７６３ １ １． ８２８１ １． ２４６９ ０． １０４９
ＷＪＺ⁃ＺＪＬＳ １ １５７ １７． ６７ １７． ６７ ７７４ １ １． ８１４７ １． ２７２８ ０． １２２１
Ｌｙｅｌｌ⁃ＺＪＬＳ １ １３４ １６ １６ ７９８ １ １． ８０５８ １． ２６７４ ０． １３２６
Ｌｏｖｅｌｌ⁃ＺＪＬＳ １ １２７ １８ １８ ８４２ １ １． ７５３６ １． ２８４３ ０． １２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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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２ 数据的解读与可视化

为探究翻译自不同原文本的译本在词汇秩频

分布三角形方面有哪些异同，从而考察各个译本

的词汇丰富度和相应的实词与功能词比例，本研

究将 ３２ 个译本依据不同的原文本片段分为 ７ 组

（同上），对表２ 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ＡＮＯ⁃
ＶＡ）。 结果显示，译自不同原文本的译本在译者

视野（α）上具有显著差异（Ｆ ＝ ６． ４３４，ｐ ＝ ． ０００），
在实词视角（β）上不具有显著差异（Ｆ ＝ １． ２５０， ｐ
＝ ０． ３１６），但在功能词视角（γ）上却具有显著差

异（Ｆ ＝ １３． ５８４，ｐ ＝ ． ０００）。
另外，为探究不同译者的译本在词汇秩频分

布三角形方面有哪些异同，研究将 ３２ 个译本依据

４ 位译者分成 ４ 组，对表２的数据再次进行单因素

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来自不同译者的译本在译

者视野（α）上不具有显著差异（ Ｆ ＝ １． ６３４，ｐ ＝
０． ２０４），在实词视角（ β）上具有显著差异（ Ｆ ＝
８． ２９７， ｐ ＝ ． ０００），在功能词视角（γ）上不具有显

著差异（Ｆ ＝ ０． ６４６，ｐ ＝ ０． ５９２）。

为解释以上统计结果，基于表２的数据分别得

出 ４ 位译者词汇秩频分布三角形的平均水平

（表３）。 为直观地比较不同译者在词汇秩频分布

上的异同，将 ４ 个三角形汇总于同一坐标系中进

行直观比较（参见图３）。

图３ 　 ４ 位译者的词汇秩频分布

三角形的平均水平

表３ 　 ４ 位译者词汇秩频分布三角形的平均水平

译　 者
Ｐ２ Ｈ Ｐ１

１ ｆ（１） ｈ ｈ Ｖ １
α β γ

ＹＸＹ １ １２２． ３７５ １９． ４９ １９． ４９ ７９８． ５ １ １． ７７２３ １． ２４１９ ０． １２７３

ＷＪＺ １ １３５． ２５ １９． ４１ １９． ４１ ８０３． ８７５ １ １． ７５１９ １． ２４７５ ０． １４２２

Ｌｙｅｌｌ １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８． ６４５ １８． ６４５ ８２２． ３７５ １ １． ７５７０ １． ２５６６ ０． １２８０

Ｌｏｖｅｌｌ １ １３２． ２５ １８． ２２９ １８． ２２９ ８９０． １２５ １ １． ７４０５ １． ２７４３ ０． １２６８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我们发现，在原文本相同

且各译本的译文字数相同的条件下，４ 位译者在

实词与功能词的使用方面均有不同。 表３表明，杨
宪益（ＹＸＹ）的 Ｐ１和 Ｐ２点都较低，王际真（ＷＪＺ）的
Ｐ１点较高，Ｐ２点也较高，Ｌｙｅｌｌ 的 Ｐ１点较高，Ｐ２点较

低，而 Ｌｏｖｅｌｌ 的 Ｐ１ 和 Ｐ２ 点都较高。 在 ｈ 点方面，
英语为母语译者的 ｈ 点位置略微低于汉语为母语

的译者，但无显著差异。 图３ 中，４ 位译者的 ｈ 点

位置几乎重合，说明不同译本的实词与功能词数

量之间的比例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也说明原文对

各译者的遣词造句（词汇丰富度）的调控作用比

较大，且比较均等；从另一个角度看，４ 位译者对

原文都比较忠实。
虽然 ４ 位译者的 Ｐ１，Ｐ２点位置均有差异，即在

实词和功能词数量等单独的指标上均存在差异，
但方差分析结果显示，４ 位译者的译本只在实词

视角（β）上有显著差异。 而在译者视野（α）和功

能词视角（γ）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说明原文本对

译文的译者视野和功能词视角具有显著影响，而
实词视角主要受译者影响，与原文本之间的关系

并不明显，或许说明译者译本的个体风格主要体

现在实词的使用上。 那么，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

是什么？ 为此，我们借鉴计量语言学框架下协同

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对上述现象进行解释。
产生上述看似矛盾的现象的原因在于 ３ 个视

角存在协同关系。 译者视野、实词视角和功能词

视角的弧度值大小同时与三角形 ３ 个顶点的位置

有关。 如 β 角由 Ｐ２点的位置和 ＨＰ１间的距离共同

决定，γ 角由 Ｐ１点的位置和 ＨＰ２间的距离共同决

定，而 α 角则由 Ｈ 点位置和 ＨＰ１与 ＨＰ２的比例共

同决定。 而且，由于 α ＋ β ＋ γ ＝ π，致使每个角的

弧度都受到另外两个角的影响和制约，且每个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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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变化并不只体现单一自变量的作用，而是体

现不同因素的协同作用。 这与 Ｋöｈｌｅｒ（１９８６：４５）
提出的协同语言学主要观点和韩红建与蒋跃

（２０１７：１９）关于翻译作为动态复杂自适应系统的

主张相符，即翻译语言各类特征的相互作用表现

为 ３ 个角的弧度值与 ３ 个顶点之间的协同关系。
因此，不同于传统的语言特征计量指标，α，β 和 γ
角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复杂的动态自适应系统。 在

这样的动态自适应系统中，每个指标之间相互影

响和相互制衡。 译本中词频的微小变化都会使这

个系统发生整体的改变，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效果。 以上指标表现的这些特征与协同语言学和

复杂动态系统理论不谋而合，本文通过对译者视

野三角形下译本词汇秩频分布和变化的研究，反
过来通过译本分析和研究翻译过程中译者对实词

和功能词比例（即词汇密度）的有意识和无意识

的调控。 对这个过程的回顾可以反映出翻译作为

一个动态复杂自适应系统的诸多特点。 所以，与
基于语料库的传统语言计量指标相比，这些指标

不仅能够更加全面和系统地反映译文的词汇使用

状况，提供比传统指标更大的信息量，而且还可以

从宏观和动态的角度反映不同译本的语言风格和

译者在词汇密度调控的动态过程。
３． ２１ 在译者视野（α）方面

译自不同原文本的译文在译者视野上有显著

差异，而不同译者的平均译者视野大小没有显著

差异，说明译者视野大小主要受到原文本的制约。
不同原文本小说的不同主题会导致作者视野的不

同，译者在翻译时基本遵循原文的叙事结构和叙

事角度，因此很容易理解不同原文本的译者视野

有所区别。 而在对同一原文本进行翻译时，４ 位

译者的译者视野大小基本相同，说明其对实词和

功能词的调控作用不存在显著区别。 这一现象反

映出，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和语言特征并不会对

小说在词汇层面的整体风格造成影响。
３． ２２ 在功能词视角（γ）方面

译自不同原文本的译文在功能词视角上有显

著差异，而不同译者的平均功能词视角大小没有

显著差异，说明功能词视角大小主要受到原文本

的制约。 这种现象一方面由原文本的叙事结构决

定，另一方面又由语言内部的自组织与自适应的

特性决定。 Ｐｏｐｅｓｃｕ 等提出，每种语言的 α，β 和 γ
角的弧度值都有特定的变化范围，超出规定范围

的文本将难以被该语言的使用者所接受（Ｐｏｐｅｓｃ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３３）。 所以，在译文实词视角因译者

不同而变化的同时，受到目标语句法的限制和影

响，功能词视角也在随之变化，以适应目标语的词

汇分布体系，使功能词视角的大小保持在合理的

范围内。 只有这样产出的译文才能在完整传达原

文本信息的同时，被目标语读者所接受。 因此，４
位译者的译本在功能词视角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这

一现象实际上是词汇秩频分布作为一个动态复杂

自适应系统自我调节和自我平衡的结果。
３． ２３ 在实词视角（β）方面

不同译者的平均实词视角大小具有显著差

异，而译自不同原文本的译文在实词视角上没有

显著差异，对表３、表４和图３的定量与定性分析结果

均显示，Ｌｏｖｅｌｌ 译本的实词视角（β）弧度值在 ４ 位

译者中最大，平均为 １． ２７４２６８；Ｌｙｅｌｌ 次之，平均为

１． ２５６５９３。 这表明，两位汉语母语译者的平均实

词视角要小于英语为母语的译者，王际真为

１． ２４７５１，杨宪益为 １． ２４１９４４（参见图４）。

图４ 　 ４ 位译者的平均实词视角比较

对译文中单现词（ｈａｐａｘ ｌｅｇｏｍｅｎａ）和实词标

准重复率（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ｐｅａｔ ｒａｔｅ）的考察发现，在不

同译者的译文中实词的数量和重复率存在较大差

异（参见表４）。 表４ 显示，４ 位译者的平均单现词

数量和实词标准重复率差异较大，且同样符合

Ｌｏｖｅｌｌ ＞ Ｌｙｅｌｌ ＞ 王际真 ＞ 杨宪益的排序。 由于词

汇秩频分布曲线为长尾分布，所以单现词数量对

曲线的跨度有显著影响，即单现词数量越多，曲线

“尾巴”越长，导致实词（β）弧度值越大。 这说明

４ 位译者在实词视角上表现出的差异主要归因于

不同的实词数量和重复率。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在译本字数相同的条件

下，４ 位译者的平均实词视角（β）有显著差异，且
Ｌｏｖｅｌｌ ＞ Ｌｙｅｌｌ ＞王际真 ＞杨宪益，说明 ４ 位译者在

实词丰富度上差异显著，两位英语母语译者的单

现词多，词汇重复率低，词汇丰富度显著高于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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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语译者，似乎反映出词汇丰富度与译者不同的

翻译方向有关（Ｌｏｎｓｄａｌｅ １９９８：６３ － ６４）。 有研究

者发现，由非母语译入母语的文本，在某些语言特

征项上，确实更加靠近其母语原创文本的特征；而
由母语译出到非母语的文本，具有更典型的翻译

文本的特征（詹菊红 蒋跃 ２０１７：８１）。 Ｌｏｖｅｌｌ 和
Ｌｙｅｌｌ 乃母语为英语者，属于将汉语作品译入到自

己的母语中，而杨宪益和王际真则正好相反，属于

译出译者。

表４ 　 ３２ 个语料片段中的单现词与实词重复率统计

　 译者

译本片段　 　

ＹＸＹ ＷＪＺ Ｌｙｅｌｌ Ｌｏｖｅｌｌ

单现词 标准重复率 单现词 标准重复率 单现词 标准重复率 单现词 标准重复率

ＦＢ ４４６ ０． ９８３０９４ ４７２ ０． ９８０９５８ ５６１ ０． ９８２０６ ５７６ ０． ９８３０３７

ＺＪＬＳ ４５２ ０． ９８０３３ ４７６ ０． ９８０２５２ ４８７ ０． ９８２１１１ ５３８ ０． ９８２６５６

ＺＦ（１） ５２７ ０． ９８２３９９ ５８２ ０． ９８２１１６ ５５５ ０． ９８０５２５ ６４７ ０． ９８４４５

ＺＦ（２） ３９８ ０． ９９９０２１ ４６２ ０． ９９９０４９ ４８２ ０． ９９９１６６ ４６２ ０． ９９９１２４

ＡＱＺＺ（１） ４８７ ０． ９９９０８７ ５２５ ０． ９９９０８２ ４７４ ０． ９９９０８４ ６７２ ０． ９９９２４４

ＡＱＺＺ（２） ４２１ ０． ９９９０７９ ４７４ ０． ９８２６５１ ４８４ ０． ９９９２２５ ５３７ ０． ９９９３４

ＧＤＺ（１） ５７８ ０． ９９９１９３ ５１９ ０． ９９９２２８ ５３４ ０． ９９９２３３ ６１０ ０． ９９９２８２

ＧＤＺ（２） ５４４ ０． ９８０８４ ４９９ ０． ９９９１８８ ５６４ ０． ９９９２３３ ６０２ ０． ９９９３５

平均 ４８１． ６２５ ０． ９９０３８ ５０１． １２５ ０． ９９０３１５ ５１７． ６２５ ０． ９９２５７９ ５８０． ５ ０． ９９３３１

　 　 ４　 结束语
通过将 ｈ 点与词汇秩频分布相关指标应用到

３２ 个译本的翻译对比研究中，借用作者视野构成

的 ｈ 点三角关系来解释翻译过程中词汇丰富度的

变化，本研究发现，译本的译者视野（α）、和功能

词视角（γ）主要受到原文本的影响，与译者关系

不大。 而不同译者在词汇层面的语言风格差异主

要体现在实词视角（β）上，反映出不同译者的词

汇丰富度与用词重复率的不同。 且 ４ 位译者按照

实词视角从大到小排序为 Ｌｏｖｅｌｌ ＞ Ｌｙｅｌｌ ＞王际真

＞杨宪益，说明两位英语母语译者（即译入译者）
的词汇丰富度大于两位汉语母语译者（译出译

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不同的翻译方向、不同

语言和文化背景的译者在目标语词汇使用熟练程

度和多样性上的差异，与翻译方向有关（Ｌｏｎｓｄａｌｅ
１９９８：６３ － ６４，詹菊红 蒋跃 ２０１７：８１）。

更为重要的是，词汇秩频分布和 ｈ 点相关指

标表明，译者视野、实词视角和功能词视角 ３ 者之

间呈现出一个复杂的自适应的动态过程，说明翻

译过程也是各种因素和关系自我适应、自我组织

和相互协同作用的动态的复杂系统（韩红建 蒋跃

２０１７：２４）。 其中，译者视野和原文本对译者视野

三角关系具有决定性作用。 译者视野对译本词汇

丰富度（即实词与功能词比）具有协同和调控作

用，译者视野、实词和功能词形成的三角具有协同

关系，从而构成一个复杂的自适应动态系统。 从

译者视野三角，可以回顾性地反射各个译本之间

的词汇秩频动态分布，尤其是可以观察到翻译过

程中译者在词汇使用上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调控活

动。 根据描写翻译学理论，译本是翻译过程的终

结，译本研究属于产品为导向的描述性研究

（ｐ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Ｈｏｌｍｅｓ １９８８：２７），在产品中

很难观察到翻译的过程。 然而，本研究透过对译

者视野三角形中译本词汇秩频的分布和变化，反
过来分析和研究翻译过程中译者对实词和功能词

比例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调控，实施对翻译过程

的回顾性观察，这一点传统语料库翻译学和描写

翻译学研究难以做到。
在未来的相关研究中，可以考虑将词汇秩频

分布的其他相关指标和作者视野三角形与如

ｌａｍｂｄａ、词汇丰富度（Ｒ２）、主题集中度（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重复率（ ｒｅｐｅａｔ ｒａｔｅ）、单现词（ ｈａ⁃
ｐａｘ ｌｅｇｏｍａｎａ）、动词间距（ ｖｅｒｂ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等 （ Ｐｏ⁃
ｐｅｓｃ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刘海涛 ２０１７）结合起来，构成一

个基于计量语言学词汇秩频分布的计量风格学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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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用于全面和系统地对比译本、考察翻译中词汇

丰富度变化协同调控的动态过程，为翻译研究的

科学化和为计量语言学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做出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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